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4卷第 6期 2022 年

219

浅谈藏语安多方言动词研究现状
加伙扎西

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动词是外物之运行，内情之幻变的标签。动词在语言中具有举足轻重，非同小可的地位，在语言中是必不可少的。

此文章笔者从卫藏语、康巴语、安多语等三大方言中的安多方言为切入点，从纵横多方位的视角探究先前学者在安多语中对动词

研究的形势和趋势，初步探讨了安多方言研究的趋势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先前学者在安多语中对动词研究的形势和趋势。

其次，对具体的动词趋势和内容在安多语中动词研究做了研究综述，而且探讨了不同学者对动词的分门别类做了比较。最后，以

语言学理论为依据，对安多方言中动词的未来趋势和以多种角度可否深入研究安多方言动词等做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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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erbs are labels for the movement of external objects and the changes of inner feelings. Verbs play an important and important

role in language and are indispensable in languag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tarts from the Amdo dialect among the three major dialects of

U-Tibetan, Kham and Amdo, and explores the situation and trend of previous scholars' research on verbs in Amdo from a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perspective. In the trend of Amdo dialect research, the situation and trend of verb research in Amdo by previous scholars starting

in the 1960s are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Secondly, it makes a research review on the specific verb tendencies and contents in the study of

verbs in Ando, and discuss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verbs by different scholars and compares them. Finally, based on linguistic theory, the

future trend of verbs in Amdo dialect and whether the verbs in Amdo dialect can be studied in depth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are

exp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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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多方言是我国藏语言中三大方言之一，区域分布主要集

中在甘肃省部分地区，青海省等地也分布较广，人员分布在多

个省份间，安多方言有明显的语言特征，根据方言特点，还可

细分为不同区域的安多方言，大致分为牧区话，半农半牧区话

和农区话这几种，多年来，由于地域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

不同区域逐渐形成相对来说较为统一的方言，发展至今，安多

方言的很多动词用法和词形都有了一定变化，很多复杂的词形

已经消失，逐渐进行了简化。

藏语言是我国语言文化历史舞台上很重要的一部分，随着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对传统文化带来了极

大的冲击，藏文化同样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应用新兴理

论和先进的研究方法来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艰巨任务。安多方言作为保留古藏语特征最多的方言，动词

用法有很多特殊之处，当今研究藏语方言是为了现代藏语语料

库系统建立，制定，推广民族标准语以及为探求语言发展的历

史和研究领域文化服务的。

1 藏语安多方言的动词特征及用法

1.1安多方言的动词特征

在现代安多藏语中，动词呈现出明显的一些特征：如，动

词用法中，已经没有了单独表达语法意义的功能，同时安多方

言的动词中，已经没有了方位及人称这些范畴。

藏语在早期有很强的 causative构词能力，大多数自主的及

物动词是从非自主不及物动词派生而来。比如：grub，sgrub，

如果从语义逻辑上看，不及物自主动词已经有一个施事者，就

很少需要一个外在的 causer，即使有也常是分析手段。而及物

不自主动词，从语义上来说，它不是一个施事有意的动作结果，

因此很少是通过 causative派生出来的。由此上述的两类无法涉

及 cuasative的形态变化。

剩下的两类则大多是由不及物非自主的动词派生出及物

自主的动词。这种派生和被派生的构词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他动和自动。这是两类动词由于构词关系相互依存的类别，

考虑到它们各自可以有时体范畴，这种变化本身不算是构形。

而且从根本上各属及物不及物两大类，尤其是现代方言已经没

有这种再生能力。关于这种 causative的手段，则有加缀 s-，清

浊交替。

在以往的研究中，都认为凡是以动词和宾语（客体）的关

系为依据，对于动词的划分，安多方言可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

物两种，要区分这两种动词要看它们是否能带宾语，如果不能

带宾语，那么，我们就判断为不及物动词，如：cet“说”、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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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hdzet“打”这些就是及物动词。比如：ndzo“走”、khu

“病”、hdet“坐”这些就是不及物动词。属于前者动词类的

动词都有直接宾语或间接宾语，而属于后者动词类的动词都没

有直接宾语或间接宾语。但就安多方言动词的情况看，仅以能

否带宾语来确定动词的及物不及物未必正确。因为，动词分及

物不及物的最终目的是，在一个句子里要解释清楚一个动词以

什么样的语义关系与名词发生什么样的联系，换句话说，从动

词的角度看，要分析清楚在一个句子中宾语和主语二者的关系

是分割或还是统一。因此，在安多方言中，所有的动词都带宾

语，只是其与主语的关系不同而已，因而，以一个动词能否带

宾语把动词划分为及物不及物是很危险的，并且遇到名词格与

动词的及物不及物相互纠缠时便缺乏解释力。

安多方言动词中，对于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分，可

以从宾语与主语之间是否可以分割来判断，只要是不能分割的

那都属于不及物动词，只要是能分割的都属于及物动词，而对

于宾语的界定，往往有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两种。

此外，安多方言动词在现在时多了一个鼻音前缀。va这个

字单独念是一个舌根浊擦音，作为前加字时是一个与基字同部

位的鼻冠音。现在时和命令式送气，过去时和未来时不送气。

安多藏语动词在送气交替时，如图 1所示：

图 1

vchu“舀水”这个动词特别重要，chu是“水”的意思，

vchu是一个动词化名词。有一些语言的动词是开放性词类，比

如除了巴斯克语以外的欧洲语言。但嘉绒语支、基兰提语支中

动词都是封闭性词类，动词词根 400-500个，新借进来的动词

进入不了动词系统，会当成名词来用，名词也不能转成动词。

古藏语有没有能产的派生动词的机制？很少，只有两三例。但

动词化名词会体现最规则的交替。比如法语的动词化名词都是

第一类（规则动词）、希腊语的动词化名词都是有词干元音动

词。vchu这个词告诉我们这是规则的模板。

1.2安多方言动词的用法功能

藏语的语法复杂多变，根据不同的时态，动词的用法也大

不相同，大致分为四个时态，即现在时，过去时，未来时和命

令时，很多动词在这四种时态中有规则特征，但也有时态的系

统呈现很多例外，其中蕴含多种变化。

吃：

现在时 za；过去时 zos；未来时 bzav；命令时 zos。

读：

现在时 klog；过去时 bklags；未来时 bklag；命令时 klogs。

因此，相对于汉族语法而言，藏语的语法更接近屈折语等

综合语的语法。

藏语动词的内部构拟是汉藏语研究中最成功的领域之一。

安多藏语的“规则”动词里，如图 2所示，过去时有 b-前缀，

-s后缀；未来时有 b-前缀；命令式有-s后缀。词干不变。但这

样的动词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

图 2

藏语的语序通常为主词+受词+动词，但往往会有格的变

化，这种变化较为丰富，想要掌握规则具有一定的难度，一般

来说，及物动词的主词为作格，藏文及物动词的主词要加后缀

-gi、-gyi、-kyi、-'i 或者为-yi，而不及物动词的主词和及物动

词的受词（都不加后缀）的语法格为通格。

2 安多方言动词与汉语动词异同

在汉语和安多方言中，不仅动词有自主与非自主的区别，

动词性词组也有自主与非自主的区别，是两语共有的特征，但

这一共同的特征在安多藏语方言和汉语中具体表现时，却各具

特色。

2.1自主性的动词词组

例如：

汉语 安多方言

盖房 khan wa ngep

房 盖

写毛笔 hmə ki ndze

毛笔 写

考大学 ɬop tɕʰen ɣa ɟjək htʂot

大学 考

从上例中可以看到，在汉语和安多藏语中，每一词组是由

动词和名词构成的一个典型的动宾结构词组，并其中的动词是

自主动词。由自主动词所构成的词组的词性也就具备了自主性

的特征了。两种语言的不同之处只表现在语序上，即在藏语中，

自主动词和名词的顺序是 N+V（V是自主动词）式；而在汉语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8%E6%8A%98%E8%AF%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C%E5%90%88%E8%AF%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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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主动词和名词的顺序是 V（V是自主动词）+N式。

2.2非自主性的动词词组

在汉语和安多藏语中，由非自主动词构成的词组多为述补

词组，在非自主性的述补词组中，动词是非自主动词，并述补

词组和其中的动词的非自主性相一致，非自主性大致可以由述

语或补语的性质来确定。述语动词是非自主的，由它组成的动

结式也是非自主的。例如：

汉语 安多方言

病死 khu ni ɕa

病（助）死

热死 nar ni ɕə

热（助）死

跌倒 hdzen ni lak

跌（助）倒

以上例句中可以看到，两种语言中动结式词组的两个动词

都是非自主动词构成的，即在汉语中，“病”是非自主动词，

“死”也是非自主动词，由“病”和“死”两个动词构成的动

结式词组“病死”，是一个述补词组，而且是一个典型的非自

主性词组。同理，在藏语中，也是一个动结式词组，两个动词

都是非自主动词，而 khu“病”是非自主动词，cha“死”也是

非自主动词，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非自主动词构成的动结式

词组。从以上的例子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非自主性的动结式

词组的特征是安多藏语和汉语共有的特征，但在两语中具体表

现这一共性时，却有不同的形式。

3 结语

藏文化源远流长，作为藏语主要方言之一的安多方言，有

着其独特的传承方式和语言魅力，本文通过对藏族安多方言动

词当前现状进行研究，分析了当前安多方言的动词特征和用法

功能，并通过一些汉语动词用法习惯与安多方言进行了一些对

比，来更直观地体现安多藏语方言种动词特征，由于本人对于

安多方言了解有限，对于一些分析对比也不全面，因此对于当

前安多方言动词的现状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这也是今后需要

更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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